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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具有某些突出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朝鲜半

岛总是在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中占据极为突出的地位。 至少从近代以来，朝鲜半岛常

被认为是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最重要（或中心）的舞台和大国纷争的场所。 这是一种

有关朝鲜半岛在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之想象，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朝鲜半

岛国家、朝鲜半岛周边大国以及域外大国的对外政策和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

造成“朝鲜半岛困境”。 地缘政治和历史记忆这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可能是导致此种

想象的主要原因，尽管并不是仅有的两个原因。 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会挑战此种想

象，但是观念的变化往往很慢而且很难。 走出“朝鲜半岛困境”的途径或许就是相关

国家改变有关朝鲜半岛的想象。 未来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克服地缘政治和历史记忆

影响的有关朝鲜半岛在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之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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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处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也正在出现某些“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现

象），国际关系舞台无疑具有全球性。 与此同时，我们也处于一个“地区构成的世界（ａ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ｓ）”①中，世界上的不同地区会呈现出自身的特色，国际关系舞台因而也

具有明显的地区性。 这样一来，从学理上比较研究不同地区的国际关系就有重要意

义。 东北亚地区②的国际关系具有一些突出特点，其中之一就是朝鲜半岛总是在东北

亚地区国际关系中占据着极为突出的地位。 从某种程度上说，（至少从近代以来）迄
今为止的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一直都是围绕着朝鲜半岛展开的，朝鲜半岛往往被认为

是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最重要（或中心）的舞台和大国纷争的场所。 迄今为止，无论

是朝鲜半岛国家，还是朝鲜半岛周边大国或者相关域外大国（美国），对朝鲜半岛此种

地位的认知比较一致，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式。 本文把这种关于朝鲜半岛在东

北亚地区国际关系中的中心地位和大国纷争场所的认知称为有关朝鲜半岛的想象，此
种想象影响了相关国家的对外政策和整个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并造成本地区

国际关系的困境，即“朝鲜半岛困境（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Ｋｏｒｅａｎ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那么如何解释

有关朝鲜半岛的想象产生的原因呢？ 笔者认为，地缘政治（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和历史记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这两个相互关联（两者之间不是因果关系，可能是相互建构关系）
的因素应该就是导致此种想象的主要原因，尽管它们并不是仅有的两个原因。 本文的

写作目的就是诠释地缘政治、历史记忆与朝鲜半岛的想象之间的关联性及其可能发生

的变化，以期理解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并探寻走出“朝鲜半岛困境”的
途径。

一　 地缘政治

自从人类社会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开始，地缘政治或地理政治③就一直是影

响国家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是因为人类历史总是在空间有限的舞台展开，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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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彼得·卡赞斯坦著，秦亚青、魏玲译：《地区构成的世界：美国帝权中的亚洲与欧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 ２００７ 年版。
一般来说东北亚包括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蒙古国以及俄罗斯东部地区，域外大国美国也是东北亚地

区舞台的重要行为体。
“地缘政治”由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Ｒｕｄｏｌｆ Ｋｊｅｌｌｅｎ）在 １８９９ 年最早提出，德国政治学家弗里德里

奇·拉采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Ｒａｔｚｅｌ）则是使用“地理政治”这个概念。 契伦的相关思想来自拉采尔。 “地缘政治”和“地
理政治”这两个词常常被混用。 参见娄林主编：《地缘政治学的历史片段》，北京：华夏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４１ 页；
杰弗里·帕克著，李依鸣、徐小杰、张荣忠译：《二十世纪的西方政治地理思想》，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１９９２ 年版，第
２ 页。

宫崎市定著，谢辰译：《亚洲史概说》，北京：民主与法制建设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３０ 页。



际关系或国家间关系也都必然发生在特定的地理空间之内，并深受地理因素（包括地

理位置、地势、空间、海洋、河流、山川、平原、气候等）的影响。 有人甚至认为，地理因

素对于世界历史具有支配作用，因为人类的行为会受地理条件的支配。① 虽然当今世

界在科技进步背景之下的全球化和地区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地

理空间或地缘空间的意义，但是地缘空间的重要性并没有被减弱。② 比如，在谈到地

理上的相邻性与威胁认知的关联性时，约瑟夫·奈（ Ｊｏｓｅｐｈ Ｓ． Ｎｙｅ）指出：“相邻性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经常影响国家对威胁的认知。 一个邻近的国家根据某个全球绝对标准来

衡量，或许属于弱国，但它对其所在的地区或当地来说，可能极具威胁性。”③这种现象

在朝鲜半岛似乎表现得尤其明显，比如朝鲜尤其是拥核以后的朝鲜，虽然不是东北亚

国际关系舞台上的一个大国，但它总是被视为威胁本地区安全和稳定的一个主要国

家。 朝鲜半岛国家与中、俄、日三个大国互为搬不走的邻居，它们之间相互影响无疑是

常态。

由于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地缘政治学或地理政治学经常被当作观察和

思考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尤其是围绕朝鲜半岛事务的国际关系的重要视角。 所以，在

有关朝鲜半岛的研究中，地缘政治分析的重要性的确如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 Ｉｍ⁃

ｍａｎｕｅｌ Ｗａｌｌｅｒｓｔｅｉｎ）所说，“就是对中长期的结构和趋势的分析，是在特定时间点上对

不确定的未来的评估”。④

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地位通常被理解或表述为如下两点：一是朝鲜半岛为欧亚大

陆与太平洋之间的桥梁；二是朝鲜半岛与诸多陆上和海上大国为邻。 在已经出版的多

种相关著述中，尽管表述并不完全一致，朝鲜半岛的此种地缘政治特点总是被提及。

前中国驻韩国大使张庭延指出：“朝鲜半岛处于东北亚要塞，其局势如何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因之历来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所关注。”⑤王明星认为，历史上朝鲜“作为

欧亚大陆最东端一个半岛国家，它既是大陆国家东向防御的最后一张盾牌，同时又是

海洋国家西向进攻大陆的第一块陆基。 而其所扼守的朝鲜海峡又是西太平洋沿岸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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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费尔格里夫著，胡坚译：《地理与世界霸权》，北京：民主与法制建设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１、
７ 页。

陈康令：《礼和天下：传统东亚秩序的长稳定》，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７ 页。
小约瑟夫·奈、戴维·韦尔奇著，张小明译：《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理论与历史》，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

团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０１ 页。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牛可译：《沃勒斯坦之问：东北亚一旦协作，谁会成为输家？》，ｈｔｔｐｓ： ／ ／ ｕｓｅｒ．ｇｕａｎ⁃

ｃｈａ．ｃｎ ／ ｍａｉ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ｄ ＝ １６７８２６＆ｐａｇｅ＝ ２，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杨昭全、孙艳姝：《当代中朝中韩关系史》（上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序二，第 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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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航行的必经之地”。① 美国学者丹·奥伯多夫（Ｄｏｎ Ｏｂｅｒｄｏｒｆｅｒ）认为，朝鲜半岛是世

界上唯一与中、俄、日、美等大国的利益交汇的地区。② 日本学者伊原泽周 （ Ｉｈａｒａ

Ｔａｋｕｓｈū）说：“朝鲜半岛位于中、日、俄三国之间，是一缓冲地带。”③笔者在 ２００３ 年出

版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分析》中是这样表述的：“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地位有其特殊

之处。 首先，它一直是中国同多个大国利益交汇之处。 近代以来，与朝鲜半岛相邻的

国家均是国际舞台上的大国。 它的两个陆上接壤的国家是中国与俄国（以及苏联），

海上近邻则为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又成为影响朝鲜半岛局势发展的一个

重要国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二战后美国成为朝鲜半岛的一个新的‘邻国’。 因为作

为世界性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利益遍及世界的各个角落，朝鲜半岛的战略地位使它成

为美国决策者们所关注的一个重要地区。 朝鲜半岛的这种地缘政治地位决定着它长

期以来一直是大国关系盘根错节的地方，是中、日、俄、美等大国利益的交汇点。 另外，

朝鲜半岛是欧亚大陆东北部同海洋之间的一个重要联系桥梁，这种地理位置使得它极

易成为海洋大国向大陆扩张的踏板或者大陆国家进攻海上国家的通道。”④

朝鲜半岛的上述地缘政治特征使得该地区被认为易于成为陆上大国和海上大国

争斗的场所，或者成为海陆大国互相攻击对方的通道或据点。 朝鲜半岛被视为东北地

区国际关系中心舞台和大国纷争场所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由此而产生。 当然，所谓

“陆上大国”和“海上大国”的概念是相对的，世界上并没有纯粹的陆上大国或纯粹的

海上大国，很多大国实际上属于陆海复合型大国。

二　 历史记忆

历史记忆是塑造有关朝鲜半岛想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历史记忆属于社会建构

的产物，它既是客观事实，也是观念产物。⑤ 正所谓“历史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但历

史叙述亦是我们对过去事物的一种认识和理解。 ‘历史’是事实，‘历史’也是一种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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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星：《韩国近代外交与中国：１８６１—１９１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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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原泽周著：《近代朝鲜的开港：以中美日三国关系为中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４ 页。
张小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分析》，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９０—９１ 页。
参见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载《历史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 ５ 期，第 １３６—１４７ 页；张荣

明：《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载《学术研究》，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０８—１１２ 页；邓京力：《历史知识、历史记忆与民

族创伤》，载《近代史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第 １３９—１４３ 页；雅克—勒高夫著，方仁杰、倪复生译：《历史与记忆》，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释，它与所谓的‘历史事实’之间有段差距。 因此，史家的历史叙述难免会受其所处的

时代背景、时代思潮及其内在意念诉求的影响，而对‘历史’进行了诠释”。① 毫无疑

问，有关朝鲜半岛的历史记忆亦是如此。
历史上陆海大国在朝鲜半岛争斗的记录和诠释似乎证明了上面提到的朝鲜半

岛地缘政治的特征及其后果，从而也参与构建有关朝鲜半岛是东北亚国际关系中心

舞台和大国纷争场所的想象。 这是有关东北亚国际关系的重要历史记忆，其影响是

十分重要和深远的。 长期以来，历史问题严重影响中日关系、韩日关系的发展，在中

韩关系中也有一定的负面作用。 正因为如此，韩国前外交通商部亚太局局长、韩日

历史共同研究支援委员会韩方委员长朴晙雨（Ｐａｒｋ Ｊｏｏｎ⁃ｗｏｏ）就认为：“历史认识问

题正在对韩中日三国为谋求建立和平与繁荣的东北亚共同体所做的努力构成重大

障碍。”②张蕴岭也指出：“在东北亚，历史并没有完全终结，主要是近代历史不仅仍然

存留，而且有影响。”③

回顾过去，海陆大国在朝鲜半岛争斗的历史纪录的确数量不少，它们塑造了相关

国家的历史记忆。 至少从 １６ 世纪开始，朝鲜半岛周边的陆上大国和海上大国就在朝

鲜半岛或者围绕朝鲜半岛问题多次发生冲突，并且导致几场较大规模的战争。 其中，
作为传统陆上大国的中国就不止一次卷入与海上大国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武装冲突，并
付出巨大代价。 另外一个陆上大国俄罗斯也因为朝鲜半岛问题与日本发生过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作为海上大国和超级大国的美国也深深地介入朝鲜半岛事

务之中，其中包括参加 １９５０—１９５３ 年的朝鲜战争，并在朝鲜战争中与得到另一个超级

大国苏联支持的中国为敌。
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中日以及俄日之间在朝鲜半岛的斗争。 １６ 世纪末以来，统

一后的日本统治者一直视朝鲜半岛为囊中之物和侵略中国的跳板。 丰臣秀吉（Ｔｏｙｏｔ⁃
ｏｍｉ Ｈｉｄｅｙｏｓｈｉ）在 １５９０ 年初步统一日本后不久，便于 １５９２—１５９８ 年两次入侵朝鲜。
中国明朝应邀出兵援助朝鲜李朝抵御日本的入侵，旨在帮助友好邻邦和捍卫中国的安

全。 １５９２ 年，丰臣秀吉政权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后，日军很快占领汉城（今首尔）和平

壤。 朝鲜国王向中国明朝朝廷请求出兵救援。 明朝万历皇帝决定出兵朝鲜，抗击日本

侵略。 １５９７—１５９８ 年日本再次入侵朝鲜，明朝又向朝鲜出兵援助，并提供白银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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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最后赢得战争胜利。① 据统计，明朝为援助朝鲜派遣了 ２０ 万大军，并蒙受了重大

的人员和经济损失。 １８９４—１８９５ 年，中日两国就朝鲜半岛问题又发生了另一场战争，

即甲午战争。 这场战争以日军打败清军、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中国被迫与

日本签订屈辱性的《马关条约》，承认朝鲜“独立”，向日本割让台湾岛、澎湖列岛和辽

东半岛（后因俄德法三国的干涉，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中国增加 ３０００ 万两白银的赔

款）。 此后，中国完全退出朝鲜半岛的力量角逐。 但是，相关大国在朝鲜半岛上的争

斗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俄国担心日本占领整个朝鲜半岛会损害

俄罗斯在日本海的出海口以及通向太平洋的“航行自由”。② 于是，日本与沙皇俄国又

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展开激烈斗争，最后导致 １９０４—１９０５ 年的日俄战争。 这

场战争的部分战场在中国境内，中国深受其害。 日本击败俄国，赢得了这场战争；俄国

承认日本在朝鲜半岛拥有最高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利益，并保证不干涉日本在朝鲜可

能采取的“指导、保护和管制”措施。 于是，日本确立了自己在朝鲜半岛的主导地位。

１９１０ 年，日本进一步迫使朝鲜政府同其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朝鲜半岛全部被并入日

本，其一切主权权利被割让给日本。 从此，朝鲜半岛成为日本领土，其最高行政长官是

天皇任命的总督，这一局面一直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③ 日本吞并朝鲜半岛之

后，便把朝鲜半岛当作自己侵略亚洲大陆首先是中国的跳板。 １９３１ 年日本蓄意制造

“九一八”事件，侵占中国东北，１９３７ 年又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 朝鲜人民和中国

人民都沦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行动的受害者。 日本侵华战争证明了朝鲜半

岛的“跳板”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苏两国分区占领朝鲜半岛以及东西方冷战爆发的背景之

下，朝鲜半岛形成南北政治分裂的局面，美国与苏联成为左右朝鲜半岛局势发展的最

重要的国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冷战初期美苏在朝鲜半岛的争斗也是海上大国和陆上

大国在朝鲜半岛争斗历史的延续。 １９５０—１９５３ 年的朝鲜战争，一方是朝鲜及其两个

陆上大国盟友即苏联和中国，另一方则是韩国及其主要的海上大国盟友美国与美国的

其他盟友。 作为朝鲜的邻居和苏联的盟友，新中国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跨过

“三八线”并推进到中朝边界之后派兵参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道，打退

了“联合国军”的进攻，把战线推回到“三八线”附近，最后交战双方于 １９５３ 年 ７ 月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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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停战协定。 众所周知，朝鲜战争是苏美各自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在冷战中的

第一场热战，无疑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斗争色彩。 但是，这场战争和前面提到的历史

上发生在朝鲜半岛上或者同朝鲜半岛密切相关的其他战争一样，也可以被看作陆权强

国和海权强国之间的较量。① 朝鲜战争的结果导致朝鲜半岛南北政治分裂的局面固

化并一直持续至今，尽管东西方冷战早已结束，朝鲜半岛的冷战依然存在。

此外，陆上大国和海上大国在朝鲜半岛争斗的历史记录还表现在历史上反复出现

的有关大国在朝鲜半岛划分势力范围的方案上。

一是日俄之间的“三十九度线方案”。 早在 １８９６ 年 ６ 月，曾任日本首相、时任日

本赴俄罗斯特使的山县有朋（Ｙａｍａｇａｔａ Ａｒｉｔｏｍｏ）就向俄方提出以朝鲜半岛南北划分

日俄势力范围的构想，即以朝鲜独立为前提，将朝鲜分为南北两部分，日本和俄国分别

施加各自的影响力。 但是，俄方拒绝山县有朋的提案。 接着在 １９０３ 年 １０ 月，在日俄

有关朝鲜半岛的交涉中，俄方提出“将韩国领土北纬 ３９ 度线以北部分视为中立地带，

两缔约国相互约定皆不向此派入军队”。② 俄方在 １９０４ 年 １ 月再次向日方提出同样

建议。 但是，日本只同意在中朝边界两侧 ５０ 千米处设置中立地带的方案，拒绝在北纬

３９ 度线以北建立中立地带的方案。 在日俄战争爆发后的 １９０４ 年 ２ 月，日本迫使大韩

帝国（１８９７—１９１０ 年）政府签署了《日韩议定书》，大韩帝国开始成为日本的保护国。

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的 １９０５ 年 １ 月，日本和韩国签署了第二份日韩协约，日本驻韩统监

专管朝鲜半岛的外交事项，大韩帝国完全成为日本的保护国。 １９０７ 年 ７ 月，日韩缔结

了第三份日韩协约，日本驻韩统监可以指导韩国政府的全部内政，朝鲜半岛成为日本

保护国的进程至此完成。 三年之后，朝鲜半岛被日本兼并，成为日本帝国领土的一部

分，直到 １９４５ 年日本战败投降。 也就是说，日俄之间的“三十九度线方案”并没有成

为现实。

二是更为人们所熟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苏之间有关“三八线”的划

分。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初，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参加对日作战，击溃日本关东军，并迅速进军

朝鲜半岛。 美国也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且担心苏联军队占领整个朝鲜半岛。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０ 日晚，美国政府相关人士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在朝鲜和亚洲其他地方接

受日本军队投降的问题。 当日夜间，两位美国年轻军官———迪安·腊斯克（Ｄｅａｎ

Ｒｕｓｋ）和查尔斯·邦尼斯蒂尔（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ｏｎｅｓｔｅｅｌ）中校（前者后来任美国国务卿，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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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任驻韩美军司令）———奉命划定一个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占领区，以防止苏联红军

占领整个朝鲜半岛并向日本进军。 这两个人借助《国家地理》杂志中的一幅地图，向

上司建议沿北纬 ３８ 度线把朝鲜半岛划分为两个受降区，北部由苏联红军占领、南部由

美军占领。 他们之所以选择这条线，只是因为从地图上看，它基本上把朝鲜半岛分为

面积大致相等的两个部分。① 后来由杜鲁门签发的“第一号总命令”正是以此向苏联

提出在朝鲜半岛划分受降范围的。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同意了这一提议，已经进军朝鲜

半岛的苏联红军在“三八线”以北停止前进，而此时的美军还远离朝鲜半岛。 虽然美

国提出的美苏之间的“三十八度线方案”有点类似俄日之间的“三十九度线方案”，但

是“三八线”方案的出笼应该属于历史的偶然，因为美国军方相关人士在提出这个方

案的时候，似乎并不了解历史上俄国方面曾经向日本提出过类似建议，而且当时也没

有朝鲜问题专家参加决策。 事实上，腊斯克本人后来承认，当时他和其他在场的人都

不知道俄国和日本曾经讨论过以这条线（实际上当时俄方提出的是北纬 ３９ 度线，而

非 ３８ 度线———笔者注）划分势力范围。 他说，如果当初知道的话，我们一定会选择另

外一个分界线。② 从另一个方面说，这也是历史的重复，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因为不

管是“三十九度线方案”，还是“三十八度线方案”，可以说都是海洋大国和陆上大国之

间在朝鲜半岛划分势力范围的政治交易形式。

上述有关海陆大国在朝鲜半岛争斗的历史记录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朝鲜半岛地

缘政治特点导致大国争斗的真实性。 与此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朝鲜半岛人

民所怀有的不安全感或者受害者意识的合理性。 当然，朝鲜半岛人民的此种意识还与

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以及日本对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历史记忆等因素有着密切

关系。 总之，历史记忆似乎证明了朝鲜半岛是东北亚国际关系中心舞台和大国纷争场

所的想象，或者说历史记忆与地缘政治一起构建了这种想象。

三　 有关朝鲜半岛的想象与相关国家的对外政策选择

如前所述，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特征和历史记忆一起塑造了有关朝鲜半岛在东北

亚地区国际关系中的中心地位（舞台）和大国纷争场所的想象。 这种想象的意义在

于，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相关国家的对外政策选择，尽管影响这些国家对外政策选

择的因素很多。 朝鲜半岛国家及其邻近大国无一例外都十分重视朝鲜半岛的地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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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地位及其对于自身利益的重要性，并以此进行对外政策选择。 但是，每个国家都是

从自身角度来理解朝鲜半岛的重要地位，并采取相关的政策举措。 也就是说，不同国

家有关朝鲜半岛的想象具有不同的表达形式，并影响本国的对外政策选择。 透视这些

国家围绕朝鲜半岛事务而采取的政策是很有意思的，当然每个国家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其实并非始终不变，而是一直在发生着变化。 不过，相关国家对朝鲜半岛重要性的认

知度一直都很高。
日本同朝鲜半岛隔海相望，相互之间交往的历史很长。 朝鲜半岛对于日本的重要

性，如同日本战略家所说：朝鲜半岛宛如亚洲大陆伸出的一把匕首，它直指日本列岛的

侧腹。 因此，在朝鲜半岛上有一个同日本保持政治军事紧密关系的稳定势力，是日本

维护国防的重要条件。① 其实在西方学者中，也有关于朝鲜半岛是指向日本心脏的匕

首的说法。② 日本在历史上对于朝鲜半岛于日本的意义，的确是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

的。 如前所述，从 １５９２—１５９８ 年丰臣秀吉两次出兵朝鲜、企图征服朝鲜半岛，到 １９１０
年日本兼并朝鲜半岛、对朝鲜半岛实施殖民统治，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在相当大程

度上正是为了防止陆上大国主导朝鲜半岛并利用朝鲜半岛进攻日本。 与此同时，日本

也试图利用朝鲜半岛作为跳板进攻陆上大国。 虽然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并

结束了在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但是战后至今，其依然十分关注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

和努力介入朝鲜半岛事务，尤其担心陆上大国（特别是中国）主导或控制朝鲜半岛，希
望借助美国这个海洋大国的力量来实现这一目标。 日本虽然不是朝鲜战争的当事国，
但是实际上派人参加了朝鲜战争。 根据冷战后解密的档案，在 １９５０—１９５３ 年朝鲜战

争期间，日本作为美国的同盟国，除了向美军提供军事基地之外，还秘密派人员参加朝

鲜战争。 在朝鲜战争期间，数以万计的日本航运业和铁路专家奉美国之命在朝鲜半岛

参与战事。 其中在 １９５０ 年 １０—１２ 月，日本在朝鲜半岛附近海域就部署了 ４６ 艘扫雷

艇，配备了 １２００ 名人员。 在此过程中，两艘日本船舶沉没，造成 １ 人死亡、８ 人受伤。
另外，在战争期间，韩国仁川大约 １ ／ ３ 的支援船配备了日本船员。③ 朝鲜战争停战之

后，日本和韩国同为美国的盟友，日本积极推动与韩国关系的正常化。 冷战结束之

后，朝鲜核计划和导弹计划为国际社会所瞩目，日本格外关注朝鲜核试验和导弹试

验，并参与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和对朝鲜的制裁，也试图实现与朝鲜关系的正常化和

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增强日本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的存在感。 今天，在相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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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中，日本由于其领导人一直无法与朝鲜领导人实现最高级会晤（２０１８ 年以后中国、

美国、俄罗斯领导人都已经先后与朝鲜最高领导人举行会晤）以及韩日之间的矛盾

难解（比如 ２０１９ 年发生的韩日贸易战和韩国政府一度表示不再续签韩日情报保护

协定），日本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的存在感似乎是最低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不

重视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地缘政治地位的重要性同样为朝鲜半岛的陆上近邻俄罗斯所充分知晓。

俄罗斯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历史比中国、日本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历史都要短很多。 俄罗

斯是一个发源于欧洲并不断扩张、地跨欧亚两洲的大国。① １６３９ 年，沙皇俄国从西伯

利亚扩张到太平洋地区，此后才开始与中国和朝鲜半岛为邻、同日本隔海相望，并逐渐

成为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舞台的重要行为体，尽管迄今为止俄罗斯一直被视为一个欧

洲国家或者“欧亚国家”。 沙俄通过建设西伯利亚铁路（１８９１—１９０３ 年）打通了从欧

洲波罗的海到亚洲日本海的向东通道。 作为一个渴望在远东得到出海口的大帝国，沙

俄希望在其邻近的朝鲜半岛获得一个不冻港，打开南下太平洋的海上通道，并担心与

其接壤的“朝鲜会落入敌视俄国的某个强国———英国或日本的势力范围”。② 所以，维

护俄罗斯在朝鲜半岛的利益，包括获取出海口和阻止海上大国日本在朝鲜半岛扩张势

力，就成为俄罗斯对朝鲜半岛政策的重要目标。 １８９５ 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后，俄日

两国在朝鲜半岛的矛盾和争夺不断加剧。 如前所述，沙俄势力扩张到中国东北和朝鲜

半岛北部，引发了 １９０４—１９０５ 年的日俄战争。 这场战争对俄国人来说是一件屈辱的

事情，因为“俄国巨人被日本侏儒打得一败涂地”。③ 从此，俄国的势力开始退出朝鲜

半岛以及中国东北的南部地区。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随着苏联红军出兵中

国东北、参加对日作战以及进军朝鲜半岛，苏联才重新获得沙皇俄国因为日俄战争而

失去的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并且和美国一起成为左右战后朝鲜半岛局势发展的两个

最为重要的国家。 对于斯大林重新介入朝鲜半岛的动机，美国历史学家梅尔文·莱弗

勒（Ｍｅｌｖｙｎ Ｐ． Ｌｅｆｆｌｅｒ）指出：“关于在战后的朝鲜事务中发挥作用的问题，他（斯大林）

决不允许苏联被排除在外，因为朝鲜半岛在战略上与他本国的沿海省份接壤，那里拥

有不冻港，而朝鲜半岛也是日本人在 ４０ 年前从俄国人的控制下夺走的。”④朝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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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苏冷战的爆发而分裂为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 在冷战尤其是 １９５０—１９５３ 年朝

鲜战争期间，苏联是朝鲜的主要盟友，前者向后者提供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 冷战结

束以后，俄罗斯对朝鲜半岛的政策经历了一些变化。 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忽视朝鲜、
重视韩国，导致俄朝关系的地位相对下降，俄韩关系快速发展。 但是 ２０００ 年上台的普

京政府再次调整了俄罗斯对朝鲜半岛的政策，重新加强与朝鲜的关系，包括邀请朝鲜

领导人金正日访问俄罗斯。 俄罗斯也参加了 ２００３ 年开始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 有人

认为今天的俄罗斯对朝鲜半岛政策的动机可能是俄罗斯传统的不安全感使然。 俄罗

斯位于欧亚大陆腹地，几乎没有天然边界，历史上先后被蒙古人、波兰人、法国人、德国

人等外部力量频繁侵略，日本人和美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也曾经出兵干涉

苏维埃俄国。 所以，有学者指出，“俄罗斯总是处于不确定、不稳定的外部环境之中，
得以生存的方式唯有不断保卫其不稳定的领土，以防被具有扩张野心的邻国夺走”。①

虽然俄罗斯面临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西面，但是其人口稀少和领土广袤的远东部分的

安全也是俄罗斯人所不能忽视的。 保持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可能是确保俄罗斯东部

安全的手段之一。 当然，由于俄罗斯相对实力下降，它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远不如苏

联，甚至有人认为，今天的俄罗斯“对朝鲜半岛的参与是微不足道的”。② 但是，作为欧

亚大陆上的一个大国和朝鲜半岛的邻国，俄罗斯无疑不希望海上大国（以及其他陆上

大国）控制和主导朝鲜半岛事务。 值得注意的是，在朝核问题上，俄罗斯与中国的立

场比较一致，双方都主张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半岛，也认为六方会谈是讨论和解决朝核

问题的重要平台。
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朝鲜半岛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与

朝鲜半岛关系的历史源远流长。 “唇齿相依”是中国人对朝鲜半岛与中国安全利益相

关性的一种传统认知。 中国人有关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性质的“唇亡齿寒”说法被认

为是一种地缘政治思考。③ 这也可以说是中国有关朝鲜半岛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重

要地位的一种想象，它无疑影响了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 众所周知，朝鲜半岛曾经是

古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最重要的成员。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中国众

多的藩属国中，朝鲜始终是“中国的头等贡国”，“中朝关系可谓是宗藩关系的最佳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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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① 在地理上，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邻，今天的中国与朝鲜以鸭绿江和图们江为

国界。 作为朝鲜半岛的近邻，中国与朝鲜半岛有共同的边界线，也有悠久的双边关系

的历史，不希望其他大国尤其是域外大国主导朝鲜半岛事务。 这其实一直是影响中国

朝鲜半岛政策的一个因素。 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主要基于自身安全利益多次介入

朝鲜半岛的战争，并付出巨大代价。 中国决策者对朝鲜半岛和中国国家安全关联性的

认识是很清楚的。 比如，在 １９５０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特别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

军”跨过“三八线”并到达中朝界河边之后，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并逐渐下定决心以志

愿军的名义出兵朝鲜。 在思考讨论出兵朝鲜必要性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十分担忧美国

占领整个朝鲜半岛可能会威胁中国的安全。② 比如，毛泽东在 １９５０ 年 ８ 月 ４ 日的政治

局会议上说：“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国。”③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中国人

民志愿军开始进入朝鲜，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

军”进行了近三年的战争并付出了巨大代价。 １９５０ 年出兵朝鲜，实际上也使得中国在

１８９５ 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之后开始重新介入和影响朝鲜半岛事务。 但是，今天中美

关系的性质是陆上大国与海上大国之间的争斗吗？ 朝鲜依然是中国的安全缓冲地带

吗？ 中国未来还可能介入朝鲜半岛的战争吗？ 这些问题都是不容易回答的。

在主要大国中，美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虽然历史最短，但是影响巨大。 美国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一个超级大国，利益遍及世界各地，包括朝鲜半岛。 按照美国

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派克曼（Ｎｉｃｏｌａｓ Ｓｐｙｋｍａｎ）提出的“边缘地带”理论，朝鲜

半岛正处于边缘地带，其对美国的战略意义显而易见。 在美军将领道格拉斯·麦克阿

瑟（Ｄｏｕｇｌａｓ 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看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在战略上的边界地处亚

洲大陆的东海岸”，美国的首要战略目标是阻止亚洲大陆形成深入或穿过太平洋的军

事威胁。④ 如前所述，当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随后进军朝鲜半岛之后，

美国马上向苏联提出以“三八线”为界把朝鲜半岛划分为两个受降区的建议。 美国这

样做，就是“表明自己决心阻止苏联接管整个朝鲜半岛”。⑤ 随着美国出兵朝鲜半岛

“三八线”以南，该国实际上也开始成为朝鲜半岛的一个“特殊邻国”，并扶植李承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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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ｈｅｅ Ｓｙｎｇｍａｎ）在“三八线”以南建立大韩民国政府。 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虽然美

国政府曾经一度把朝鲜半岛排除在其“防御地带”之外，但是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
国杜鲁门政府迅速决定出兵干涉，并且把朝鲜半岛视为其在东亚遏制苏联为首的共产

主义势力的“防御地带”的重要一环。① 当然，在朝鲜战争期间，也有某些美国战略谋

士轻视朝鲜半岛的战略重要性，强调美国出兵的目的应该只是恢复朝鲜半岛现状而

已。 比如，“遏制之父”乔治·凯南（Ｇｅｏｒｇｅ Ｆ． Ｋｅｎｎａｎ）就认为：“我们把军队派到半岛

去，并不是因为那里有何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是因为根据分析的结果，如果我们袖手

旁观，全世界的信心和士气会受到极大打击。 我分析了不采取行动可能导致的后果，
以及这些后果与中国台湾，以及日本、菲律宾、印度支那和欧洲的关系。 我们唯一的目

的就是将世界格局恢复原状，丝毫没有称霸朝鲜半岛的意图。”②也有美国学者认为，
美国总统杜鲁门之所以决定出兵干涉，不是因为朝鲜半岛至关重要，而是因为朝鲜战

争之所以发生，离不开斯大林的支持，因此美国军事干涉就“变得无比重要”。③ 事实

上，后来的历史发展也清楚地告诉我们，美国的政策目标不仅是恢复朝鲜半岛的原状。
美国是朝鲜战争的主要参加国之一，战争结束后至今一直在韩国驻扎军队，并与韩国

缔结有军事同盟条约。 迄今为止，美韩同盟一直是美国在东亚构建和维持的双边军事

同盟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尽管美韩之间也有矛盾，美国曾经从韩国撤出部分驻军，但
同盟关系总体稳定。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博弈一直在朝

鲜半岛这个舞台上进行着，也可以说，美国一直都是半岛事务的最主要当事方之一。
由于大国博弈的存在，朝鲜半岛的南北关系不可能是单纯的双边关系，大国关系和南

北关系总是纠缠在一起，难以分清。 这正是朝鲜半岛问题的复杂性所在。 从一定程度

上说，朝鲜半岛的政治分裂和南北之间适度的紧张关系可能有助于维持美国在朝鲜半

岛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是否可以说，美国并不愿意朝鲜半岛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以便

使其永久地介入该地区事务？
对于朝鲜半岛国家来说，有关朝鲜半岛在东北亚地区的中心地位以及成为大国纷

争场所的想象同样是影响其对外政策选择的重要因素。 很长时间以来，在朝鲜半岛的

民众中流传着朝鲜半岛是“鲸鱼群中的小虾”的说法，这是朝鲜半岛人民长期以来的

一种自我认知和有关朝鲜半岛地位的想象，他们也因此一直具有很强的受害者意识和

不安全感。 对于朝鲜半岛人民来说，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地位使得朝鲜半岛容易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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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争斗的牺牲品。 此种不安全感或者受害者意识会导致朝鲜半岛国家需要与某个

（或几个）大国保持密切关系，以维护自身安全，比如冷战时期和今天的韩美同盟，冷

战时期的朝苏同盟、朝中同盟以及今天朝鲜与中国、俄罗斯的关系。 其中，韩国对于美

韩同盟的依赖性最为明显。 韩国一些知名人士和政治家甚至主张，即便朝鲜半岛统

一，也要维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 这集中体现在韩国对驻韩美军的态度上。 韩国外交

部前部长孔鲁明（Ｇｏｎｇ Ｒｏ⁃ｍｙｕｎｇ）明确指出，统一后的朝鲜在发展同邻国关系的同

时，还要保持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① 韩国外交部前部长韩升洲（Ｈａｎ Ｓｕｎｇ⁃ｊｏｏ）则

认为：“不管朝鲜半岛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韩国毫无疑问都要与美国进行密切

协商和协调行动。”②２０００ 年 ８ 月，韩国总统金大中（Ｋｉｍ Ｄａｅ⁃ｊｕｎｇ）在接受《华盛顿邮

报》采访时披露，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甚至也同意，朝鲜半岛统一后有必要让美军继续

留驻。③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正在美国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Ｍｏｏｎ Ｊａｅ⁃ｉｎ）在接受福

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驻韩美军问题与终战宣言及和平协定“毫无关联”，驻韩美军发

挥着对朝的巨大威慑力，也扮演着东北亚安定和平均衡者的角色，“它（驻韩美军）不

仅有助于维系韩国的安保，也与美国的世界战略息息相关。 即使签署和平协定，甚至

是朝韩统一之后，驻韩美军也有必要继续驻扎”。④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一些高层人士提出的关于美军在朝鲜半岛统一后应该继续驻

扎在朝鲜半岛的主要理由是美国可以充当“平衡者”以维持本地区大国的力量平衡，

其中包括“平衡”中国的力量。 例如，孔鲁明在 １９９７ 年 ４ 月指出，朝鲜半岛统一后，美

国应该继续在朝鲜半岛驻军，起着“平衡”中国、俄国和日本三个朝鲜邻国的作用。 他

说，中国有 １２ 亿人口，俄国有 １．６ 亿人口并且拥有恢复其超级大国地位的潜力，具有

１．２ 亿人口的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这三个大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本地区

局势的发展。⑤ 这种以驻韩美军因素平衡与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尤其是防止所

谓中日之间在朝鲜半岛上争夺的说法，在韩国政界领导人和知名人士的讲话和文章

中屡见不鲜。 比如，金大中就明确表示，韩国反对在四方会谈中讨论驻韩美军问题。

在朝鲜半岛统一后，驻韩国和日本的美军将继续存在下去，因为它对于维护朝鲜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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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均势极其重要，特别是有助于防止中国和日本在朝鲜半岛

的争夺。

除了平衡大国关系之外，韩国一些高层人士还提出了美国继续留在朝鲜半岛的其

他理由，其中包括保证朝鲜半岛民主进程的顺利进行、维护朝鲜半岛的经济稳定、帮助

朝鲜半岛对冲中国文化的压力等。① 特别引起人们关注的是，据外国媒体披露，在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初朝鲜和韩国首脑会晤中，朝鲜领导人表示，美军在朝鲜半岛统一后应该

留下，这似乎同该国官方的一贯政策是不相吻合的。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韩国总统金

大中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披露了一些他同金正日首次会晤的内幕情

况。 金大中对记者说，他在同金正日交谈时指出，美军在朝鲜半岛统一后还应该留驻

下来，这有利于东北亚的稳定，因为朝鲜半岛为几个大国所包围，一旦美军撤走，将产

生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从而导致这些大国为争夺霸权而争斗。 金正日对此的反应令

金大中感到“十分意外”。 金正日说，他读过韩国的报纸，了解金大中在这个问题上的

立场，他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同金大中很相似。 金正日继续指出：“没错，我们是被

大国———俄国、中国、日本所包围，因此美国军队应该留下来。”他甚至还说，早在几年

以前，金日成还在世的时候，他就派过一个高级特使去美国，向美方表明这个立场。 在

金大中看来，这无疑是朝鲜领导人在驻韩美军问题上重要的立场转变。 所以，金大中

认为，这是南北首次高峰会晤“最重要的成果之一”。② 这甚至让美国的某些战略谋士

感到“意外”，被视为“一种反常观点”。③ 然而，迄今为止，朝鲜领导人和该国官方媒体

始终没有发表此种公开言论。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针对美国特朗普政府要求韩国大幅分担

驻韩美军费用的言论，韩国共同民主党议员宋永吉（Ｓｏｎｇ Ｙｏｕｎｇ⁃ｇｉｌ）在记者会上表示，

军费分担的目的在于维持和强化韩美军事同盟，而美方现在要求韩方增加近五倍军费

分担额，否则将撤出驻韩美军，这样的奇怪论调和相关报道是严峻的威胁。 他认为，驻

韩美军的存在并非仅为了韩国利益，而是美国为牵制中国和俄罗斯设置的前哨基地，

是为美国利益而存在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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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地位其实也为朝鲜半岛国家利用相关大国之间的矛盾创

造了条件，朝鲜半岛并非总是大国争斗的牺牲品。 利用有关大国之间的博弈寻求

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或者充当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的“均衡者”往往也是朝鲜半岛

国家的一种政策选项。 朝鲜领导人冷战时期在中苏之间以及今天在中美之间的行

走游刃有余。 韩国前总统卢武铉（Ｒｏｈ Ｍｏｏ⁃ｈｙｕｎ）也有过韩国充当东北亚均衡者的

想法。

四　 结论

如前所述，由于朝鲜半岛的特殊地缘政治地位以及大国在朝鲜半岛争斗的历史记

忆，朝鲜半岛在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中占据中心舞台和成为大国纷争场所的想象于是

被建构出来，并持续存在至今。 毫无疑问，基于地缘政治和历史记忆的有关朝鲜半岛

的想象导致朝鲜半岛国家、朝鲜半岛周边大国以及域外大国美国往往从竞争和冲突的

视角看待朝鲜半岛事务，相关国家因此陷入一种阻碍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安全困境即

“朝鲜半岛困境”之中。 有关朝鲜半岛地位的想象无疑属于一种社会建构的观念，这

种观念一旦被建构出来尤其是成为一种思维定式，是很难发生变化的。 特别是在 ２１

世纪初中国快速发展、大国之间（首先是中美之间）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朝鲜半岛作为

东北亚地区热点的作用可能进一步凸显。

但是，任何一种观念并非永远不会变化，有关朝鲜半岛的想象也是如此，未来可能

发生变化，或者为一种新的观念所取代。 如果说有关朝鲜半岛的想象导致了“朝鲜半

岛困境”，那么走出“朝鲜半岛困境”的途径就应该是相关国家改变自己的固有观念，

积极采取措施促进东北亚地区合作。

应当指出的是，地缘政治因素并非一成不变。 过去海洋主要是保护屏障，后来成

为联系的纽带，再加上科技（包括武器技术）的发展，朝鲜半岛及其周边早已在导弹、

飞机和舰艇的有效作战范围之内，朝鲜半岛过去充当安全缓冲和交通要道的作用已经

明显下降。 在今天的世界，相对于陆地空间，海洋空间、大气空间、外层空间和网络空

间正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网络空间作为一种虚拟空间从根本上有别于我们所熟悉

的实体空间。 其作用越来越大，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明显。① 鉴于此，历史上主

要基于陆地思维，作为大陆与海洋之间桥梁以及与诸多大国为邻的朝鲜半岛的地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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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意义正在下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使得有关朝鲜半岛的想象有可能发生变

化。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依然存在，其部分原因在于

技术的发展并不能完全克服地理环境的影响，地理环境特别是海洋和距离依然是人

类行为的阻碍。 正如曾经担任过俄罗斯外交部部长和总理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

夫（Ｙｅｖｇｅｎｙ Ｐｒｉｍａｋｏｖ） 所说， “地缘政治的价值是恒久的，不会在历史发展中湮

灭”。① 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原因在于人们思想的惯性，这和历史记忆有着很大关

系，人们在决定当下行为的时候，往往要求助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尽管历史记忆也是有

选择性的。

那么未来是否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克服地缘政治和历史记忆影响的有关朝鲜半岛

在东北亚地区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之想象呢？ 我们如果从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的角度

来思考朝鲜半岛在东北亚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就有可能把朝鲜半岛想象为东北亚地区

合作的中心或桥梁。 在历史上，朝鲜半岛曾经发挥过东北亚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比

如中国的青铜器和铁器从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南亚的佛教传到中国后，再经过朝鲜半

岛到达日本。 另外，我们也可以设想，未来如果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北亚地区共同

体或地区国际社会成为现实，有关朝鲜半岛的想象或许就会发生根本性变化。 虽然东

北亚共同体在可见的将来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但是未来各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

我们需要想象力和超越固有的思维定式。

（截稿：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编辑：肖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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